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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重音原則與漢語的「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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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焦點–重音匹配的角度來探討漢語日常口語中「把」字句謂語部分
的複雜性。本文認為，與一般 [PP V] 結構不同，「把」字句是為了在句子
層面上把位於「把」NP 後的謂語部分處理為資訊焦點而產生的一種特殊
句式，而實現為資訊焦點的必要條件就是必須得到句法結構提供的核心重

音。由於「把」字句中「把」後 NP 是謂語動詞的論元，其後的謂語部分
只有在句法上形成分支結構才能夠得到核心重音，僅僅在韻律上形成分支

結構是不夠的，因此光杆動詞和不形成句法分支的雙音節動詞都被排除在

「把」字句之外。這個觀點也適用於其他動詞在尾的結構，例如被動句和

「連…都」結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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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漢語「把」字句謂語部分必須有一定的複雜性，這是長久以來被觀察到的
事實。爭論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定義這種複雜性。薛鳳生 (1987) 將「把」字
句的結構描寫為「A 把 B-VP 」。意思是說「把」字句中必須是一個動詞
短語，而不可以是一個光杆動詞。這樣謂語的複雜性就從結構層面得到定
義。此後漢語界的有關討論大多基於這種認識和概括。
劉鳳樨 (1997) 提出漢語「把」字句的謂語必須表示一個有界的事件 

(bounded event)，但並未解釋其原因。張伯江 (2001) 從句法臨摹 (syntactic 
iconicity) 的角度進一步給出解釋。與普通的主謂賓句相比，「把」字句表
示強影響性。因為「光杆動詞」往往表示無界行為，無變化性可言，而只
有動詞後面帶上表示結果意義的詞語，才能表示實踐所帶來的強影響性。
如果動詞不能表示這個意義就不可以說。
以上都是從語義角度來解釋「把」字句謂語部分的複雜性。相對於最

早期的「處置說」（王力 1955），「有界說」和「強影響性說」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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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句中多變的謂語形式高度的概括和把握。但是從語義出發來解釋存
在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有界性」和「強影響性」有時很難界定。第
二，如果「把」字句的謂語要求必須是「有界的事件」或者「強影響性」
，如何解釋詩詞和戲文中「把」字句動詞可以掛單呢？（馮勝利 2000 ）。
馮勝利 (1996, 2000, 2001a) 提出從韻律角度可以給日常口語和詩歌韻文

中的「把」字句一個統一的解釋。以往學界討論的「把」字句謂語動詞必
須要有一定的複雜性其實是針對日常口語的，並且這種複雜性應該從動詞
的長度來定義。在日常口語中單音節動詞不可以進入「把」字句，但對應
的雙音節動詞會大大提高句子的可接受性，甚至在有的情況下完全合法。
在詩歌戲劇中，單音節動詞進入「把」字句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不對稱
現象不能從語義上得到解釋，而只能從韻律角度得到解釋。
從這種理解出發，馮勝利 (1996, 2000, 2001a) 提出，日常口語「把」字

句的形成除了受到語義因素的制約外，還受到兩個韻律原則的制約：「
核心重音原則」(Nuclear Stress Rule) 和「分支節點為重原則」(Branching 
Node Condition)。如果兩個原則同時滿足，就是合法的句子。如果不能同
時滿足，出現衝突，就是不合法的句子。當動詞為單音節時，兩個原則出
現衝突，因而不能生成合法的句子；當動詞為雙音節時，兩個原則同時滿
足，因而有可能生成合法的句子。因此「把」字句的形成中核心重音實現
是動因，雙分支是結果，是韻律控制句法的表現。韻文和戲劇裡「把」字
句中單音節動詞合法，那是因為韻文和戲劇有自己的韻律規則。
從韻律層面來分析「把」字句謂語的表現，比從語義出發更為統一，

因為它考慮了「把」字句謂語在日常口語和韻文戲劇中的不對稱表現，但
不足之處是只談核心重音，沒有涉及焦點和句法。馮勝利 (2013, 2015) 對
核心重音原則做了重要補充，申明核心重音有兩個基本精神：第一，核心
重音承載廣域焦點（資訊焦點），是廣域焦點所傳達的新資訊的韻律表
現；第二，核心重音的實現離不開句法結構。這樣，就把核心重音與句法
結構和焦點結構三個層面結合起來，使核心重音的分析更完善，更有說服
力。
但是，就「把」字句來說，我們認為仍有若干重要的問題需要進一步

討論。首先，馮勝利 (2003) 認為，漢語是 head-initial 的語言，因此後來的
工作主要放在了動詞後成分的核心重音與句法合法性的探討，沒有再詳細
的討論「把」字句。我們認為，漢語並不是head-initial的語言，其 NP 就是 
head-final 的。雖然漢語的 VP 可以看成是 head-initial 的，「把」字句本質
上卻是 head-final 的結構，因此要分析「把」字句，就有必要深入的討論
核心重音、句法和焦點這三個方面的互動關係。
其次，馮勝利 (2003, 2013, 2015) 少量篇幅涉及「把」字句，仍然認為

「把」字句的合法性與謂語動詞是否雙音節有關。我們認為，這並不能準
確的反映事實。我們還是堅持薛鳳生 (1987) 的描寫，漢語日常口語中的「
把」字句謂語部分要求是一個 VP。確實有些雙音節動詞能用於「把」字
句，但這些動詞其實應該分析為短語。比如，劉承峰 (2003) 統計了《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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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用法詞典》中的 1,223 個雙音節動詞，結果僅有 45 個雙音節動詞可以
直接進入「把」字句，而這些詞大多是動補式複合詞。漢語的動補式複合
詞並非「詞法造詞」，而是「句法造詞」（蘇寶榮、李麗雲 2015），不僅
僅有韻律上的分支，還有句法上的分支，其底層結構是一個 VP。而只有
韻律分支，沒有句法分支的並列式複合詞，例如「打擊」類動詞，其底層
結構僅僅是一個 V，並不能進入「把」字句。這樣就仍然需要討論「把」
字句中核心重音分配與光杆動詞和動詞短語的關係。
另外，馮勝利 (2013, 2015) 雖然提出核心重音與資訊焦點的對應關

係，但比較寬泛。馮先生認為產生「把」字句的驅動力有兩個：(a) 賓語
有定；(b) 動詞複雜。其中 (a) 是資訊結構的因素，(b) 則是句法結構的因
素。這樣混雜兩個層面的因素，不能確認哪個層面是原動力。我們認為，
「把」字句是在資訊結構驅動下把賓語提前，從而使謂語部分出現在句
尾，成為資訊焦點的一種特別句式。但動詞在句尾不能自動成為資訊焦
點，必須獲得核心重音才能成為資訊焦點。 VP 在「把」字句中可以得到
核心重音，光杆動詞在「把」字句中不能得到核心重音，因此 VP 可以進
入「把」字句，光杆動詞不能進入「把」字句。因而動詞複雜不是驅動，
而是結果，是焦點驅動下獲得核心重音的具體表現。
基於以上考慮，本文在馮勝利 (2001a, 2003, 2013, 2015) 的基礎上，進一

步綜合考慮焦點結構、句法結構和重音模式，討論漢語日常口語中「把」
字句謂語部分何以必須是一個 VP。第二節簡單介紹馮勝利 (1996, 2000, 
2001a) 的分析，並討論音系學領域晚近修正的「核心重音原則」如何預測
「把」字句的短語重音。分析結果表明「核心重音原則」並不能夠解釋「
把」字句中謂語動詞的複雜性。第三節討論焦點–重音原則。分析如何從
焦點–重音匹配的角度來解釋日常口語中「把」字句謂語動詞的複雜性。
第四節進一步分析其他有關結構來驗證我們的結論。第五節是結語。

2.	 核心重音原則與「把」字句

2.1	 經典核心重音原則與「把」字句

馮勝利 (1996, 2000, 2001a) 觀察到漢語日常口語中「把」字句除了受到語義
和語法因素的制約外，還似乎受到韻律因素的制約。例如 (1) 中「把」字句
謂語部分都是單音節動詞時，句子不合法；(2) 中保持其他地方不變，只要
把單音節動詞換為相應的雙音節動詞，句子就合法或者可接受程度大大提
高。

	 (1)	 a.	 *	我們應該把目標轉。
		  b.	 *	我們要把舊制度改。
		  c.	 *	你應該儘快把這篇文章發。
		  d.	 *	把東西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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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我們應該把目標轉移。
		  b.	 我們要把舊制度改變。
		  c.	 你應該儘快把這篇文章發表。
		  d.	 把東西歸還。

馮文認為以上現象提示了「把」字句合法性的最小對立可能在於動詞
的長度，從而提出兩條韻律原則來解釋這種現象，見 (3)。第一條源
於 Chomsky & Halle (1968) 提出的「核心重音原則」(Nuclear Stress Rule)
，Liberman & Prince (1977) 又為之增加了「相對輕重」的精神，後來被
稱為「經典核心重音原則」 (C-NSR)。根據這個原則，短語重音 (phrasal 
stress) 被分配給短語中最右邊的實詞成分。第二條是「分支節點為重原
則」 (Branching Node Condition)。根據這個原則，分支節點為重，不分支
節點為輕。如果兩個原則都被滿足，就生成合法的句子；如果兩個原則預
測的結果出現衝突，就不能生成合法的句子。

	 (3)	 a.	 核心重音原則 (NSR)
			   在一個短語結構 [A B] 中，B 得到重音。
		  b.	 分支節點為重原則 (BNC)
			   如果一個分支節點 B (branching) 和一個不分支節點 N (non-

branching) 是兩個姐妹節點， B 在韻律結構中不能為輕。

	 (4)

	

B

Ba NP

[W]BNC[S]BNC

A BaP[W]NSR V[S]NSR

*VP

把 目標 轉

試以「把目標轉」為例。1 其樹形結構圖示見 (4)，其中 A 層是 NSR 運用的
結果，「把」短語被分配為輕 [W] ，謂語動詞分配為重 [S]。B 層是 BNC 
運用的結果。「把」短語被分配為重 [S]，謂語動詞分配為輕 [W]。兩個原
則預測的結果出現衝突，因此「把目標轉」不合法。但是如果把「轉」替
換為「轉移」，可接受性就大大提高。這是因為雙音節動詞在韻律上為雙
分支結構，這種情況下兩個韻律原則沒有衝突，因此「把目標轉移」為合

1. 馮文原文中使用的例句是「把他打」。考慮到「他」是一個代詞，不適合在此用來
討論重音分配的問題。並且動詞「打」沒有所謂的相應的雙音節動詞，因而改用「把
目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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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句子。由此推出「把」字句中單音節動詞不合法是韻律制約句法的表
現。韻文和戲劇裡「把」字句中單音節動詞合法，那是因為韻文和戲劇有
自己的韻律規則。2

2.2	修正的核心重音原則與「把」字句

C-NSR 是建立在對英語中 SVO 語序的觀察之上的。SVO 是一個動詞中心
在首的結構 (head-initial structure)，C-NSR 可以準確預測最右邊的成分 O 
是短語重音所在的位置。但是對於動詞中心在尾的結構 (head-final struc-
ture)，C-NSR 並不能做出準確的預測。例如德語是動詞中心在尾的結構，
短語重音的位置就出現比較複雜的情況。

	
(5)

	
a.

	
[What did John do?]
   

Er
he 

hat
has 

[in
in 

Ghana
Ghana 

unterrichtet]F
taught.  

		
b.

	
[What did John do?]
   

Er
he 

hat
has 

[Linguistik
linguistics 

unterrichtet]F
taught.  � 

	�  (Truckenbrodt 2006)

	
(6)

	
a.

	
Peter
Peter 

hat
has 

an
on 

einem
a  

kleinen
small  

Tisch
table  

geárbeitet.
worked.  

		
b.

	
Peter
Peter 

hat
has 

an
on 

einem
a  

Papíer
paper  

gearbeitet.
worked.  

�   (Zubizarreta & Vergnaud 2000, 2006)

(5) 和 (6) 中雙下劃線表示整個句子的核心重音。(5a) 中謂語動詞在尾，拿
到了核心重音。(5b) 中謂語動詞在尾，但沒有拿到核心重音。(6) 中情況類
似。(6a) 動詞在尾拿到核心重音，但 (6b) 動詞在尾沒有拿到核心重音。

C-NSR 顯然不能準確預測以上現象，因而各種修正的 NSR 相繼出
現。Gussenhoven (1983, 1992) 提出 Sentence Accent Assignment Rule (SAAR)
，其核心觀點是每一個 predicate、argument 和 modifier 都拿到一個短語重
音 (p-stress)，但已經獲得重音的 argument 後面的 predicate 除外。 Cinque 
(1993) 提出深度重音原則 (Depth Stress Principle)，認為句法結構嵌套最深
的成分拿到重音。Zubizarreta (1998) 和 Zubizarreta & Vergnaud (2000, 2006) 
提出要區分 V-final 和 non V-final。在 non V-final 結構中，核心重音落在最

2. 馮勝利 (2003) 提出漢語核心重音的指派規則為「由動詞給其直接支配的成分指派重
音」，但沒有根據這個規則分析「把」字句。根據這個規則，核心重音由動詞指派，
且動詞只給自己的姐妹節點指派重音。「目標」不是動詞的姐妹節點，拿不到核心重
音，這會影響到句子的合法性。但這個分析似乎不能解釋為何「轉移」比「轉」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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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的成分上；在 V-final 結構中，核心重音落在最右邊的被選擇成分上 
(selected element)。3

以上觀點都考慮到了謂語動詞與論元之間的關係問題，即謂語中心詞
與論元之間的深層結構其實已經決定了重音分佈的格局。從 (5) 和 (6) 中
我們看到，附加結構和論元結構在重音模式中存在不對稱現象：論元在
動詞前仍然可以得到短語重音，無論論元前有無介詞，論元一旦得到短
語重音，句尾的動詞就不能得到短語重音；附加結構中的 NP 在動詞前
沒有得到短語重音，句尾動詞得到短語重音。在對以上觀點繼承和揚棄
後，Truckenbrodt (1995, 2006) 提出了 Stress-XP 理論，見 (7)。

	 (7)	 Stress-XP
		  a.	 每一個 XP 都包含一個短語重音 (p-stress)；
		  b.	 最右邊的短語重音被加強為最重的句子重音。

Truckenbrodt 提出，(7a) 在較低層面的句法域 (syntactic domain) 運用，(7b) 
在較高層面語調短語 (intonation phrase) 的韻律域 (prosodic domain) 運
用。最右面的最重是因為節律結構自身有右分支傾向 (Hayes & Lahiri 1991; 
Selkirk 1995 等)。根據 (7a)，每個短語都包含一個短語重音，但單個的詞不
能獲得短語重音。根據 (7b)，最右邊的短語重音成為整個句子的重音，即
核心重音。 Stress-XP 強調，只有在短語層面才可以談短語重音，而單個的
詞不能獲得短語重音。比如說，一個動詞短語 (VP) 包含一個短語重音，
從而才有可能成為整個句子的核心重音。一個單個的動詞 (V) 不包含一個
短語重音，從而也不可能成為整個句子的重音。Truckenbrodt (1995, 2006) 
認為 Stress-XP 理論的優點是無需明確討論中心詞與論元之間的關係，仍然
可以準確預測語音的格局，只要先確定好一個成分是不是短語。這樣附加
結構與論元結構的不對稱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描寫和預測。
先看 (8a) 和 (9a)，其中的介詞短語都是附加成分。(8a) 中附加結構 in 

Ghana 是一個 XP ，因而得到一個短語重音，用單下劃線標示。其後的
動詞 unterrichten 本身的句法地位也是一個 XP ，也可以得到一個短語重
音。然後 (7b) 運用，最右邊的短語重音被加強為整個句子的重音，用雙
下劃線標示。(9a) 中也是兩個 XP，動詞短語 VP 和附加結構 PP，但順序
顛倒。(7a) 先給兩個短語分別分配一個短語重音，用單下劃線標示。然
後 (7b) 應用，最右邊的短語重音被加強為整個短語的重音，用雙下劃線標
示。4

3. 這裡的「右邊」指的是整個句子的「右邊」，不是動詞的「右邊」。例如 (6b) 中
「Papíer」是句子最右邊的被選擇成分，可以拿到核心重音。

4. 關於附加結構和論元結構不對稱的詳細分析，請參考 Truckenbrodt (1999)。短語重
音在原有的詞重音上實現，因而在 (8) 和 (9) 中下劃線標在重讀音節上，而不是整個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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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

	

P NP

In unterrichtenN

Ghana

V

PP VP

VP

		

b.

	 unterrichten

V

V

VP

Linguistik

N

NP

	 (9)	 a.

	

in

P NP

N

PP

VP

Taught

VP

Ghana

		

b.

	

N

NP

VP

Taught

V

linguistics

再看 (8b) 和 (9b)，其中的名詞都是動詞的論元成分。在有論元出現的情
況下，論元自身是一個最大投射，因而被分配一個短語重音；動詞是中心 
(head)，不是一個 XP，因而不能被分配一個短語重音。在 (8b) 和 (9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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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NP 拿到一個短語重音。(7b) 的應用就把這個短語重音加強為整個 VP 
的核心重音。
以上分析表明，首先要區分是論元成分還是附加成分。對於論元成分

來說，不管論元是在動詞前 (8b)，還是在動詞後 (9b)，不管論元前有介
詞 (6b)，還是無介詞 (8b)，萬變不離其宗，論元都能夠獲得整個短語的重
音，而動詞卻不能得到重音。

(8) 和 (9) 表明了 Stress-XP 可以解釋 VP 結構跨語言的不同表現。下
面讓我們回到漢語的「把」字句。很顯然，「把」後 NP 是謂語動詞的
論元。5 仍以「把目標轉」為例，見 (10)。按照 Stress-XP ，BaP 是一個短
語，可以得到一個短語重音，落在 NP 「目標」上。因為前面是論元，謂
語動詞「轉」的句法地位是一個 head，就不能得到短語重音。這樣 NP 「
目標」就強化為整個短語的重音。

	 (10)

	

NPBa

V

*VP

BaP

把 目標 轉

(10) 說明，當「把」字句中謂語動詞為單音節光杆動詞時，可以做出一個
重音模式，只要把核心重音放在「目標」上就可以了。但是「把目標轉」
顯然並不合法。這說明只從韻律層面不能解釋「把」字句謂語的複雜性，
必須引入別的層面。

3.	 焦點–重音原則與「把」字句

3.1	 焦點–重音原則

要談重音，就不能不談焦點。按照實現的範圍，焦點通常可以分為窄焦和
寬焦。窄焦強調句子中的某個成分，通常通過加焦點標記詞或者焦點成分
移位等句法手段來標記，如徐杰、李英哲 (1993) 比較全面的分析了漢語中
窄焦點的實現情況。寬焦通常指回答「What happened?」這樣的問題時，
整個句子都是焦點。（關於焦點的詳細分析和解釋，可以參見徐烈炯、潘
海華 2005）。

5. 按照 Li (2006)，「把」後 NP 要麽是V的賓語，要麽是V’ 的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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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和重音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二者之間的一致關係 (Chomsky 1972; 
Jackendoff 1972)。Truckenbrodt (2006) 把這種一致關係概括為 Stress-Focus 
Principle。端木三 (2007) 和周韌 (2007) 概括為「重音–資訊原則」，即信息
量最大的成分獲得重音。強調焦點／窄焦點與重音的一致關係比較容易觀
察，但寬焦域內又有自己的核心重音和資訊焦點，資訊焦點與重音的關係
則需要更多的討論。
「資訊焦點」 (Informational Focus) 就是寬焦域內語義顯著、提供新資

訊的部分。根據 Behaghel 第二定律 (Behaghel’s Second Law)，在資訊結構
中，不太重要的資訊或者已知資訊放在前面，重要資訊放在後面。因此資
訊焦點總是在句尾出現。 Chomsky (1972) 指出，重音總是被指派給句子
的資訊焦點，指派給資訊焦點的重音叫核心重音。這樣資訊焦點和核心重
音就建立起了共現匹配關係。資訊焦點在句末，因此句末往往就會吸引重
音。Quirk et al. (1972) 稱之為「尾重原則」 (Principle of End Weight)。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認識和解釋這種匹配關係。早期的觀點在重音和

聲學性質（例如音高）之間建立直接的映射關係 (Pitch Accent Approach) 
(Bolinger 1965; Jackendoff 1972; Pierrehumbert 1980; Rochemont 1986; Selkirk 
1995)，認為焦點重音具體表現為焦點部分局部的絕對語音顯著性，例如音
高點的提高或者音高域的擴大等。按照這種觀點，資訊焦點在句尾，那麼
句尾位置應該音高最高。一個自然語境下的句子對應的音高曲線應該是逐
步上揚的。但是實際上正好相反。跨語言的語音學的研究表明，自然語境
下一個陳述句的音高曲線是逐步下降的，大家所熟知的英語和漢語也是如
此 (Xu 1999; Xu & Xu 2005)。
那麼資訊焦點–核心重音之間的一致關係是否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呢？如

何解釋我們句末位置往往韻律最顯著這樣強烈的語感呢？
後起的觀點認為焦點和重音之間的映射要經過節律結構 (metrical 

structure) 的調節, 是為 Metrical Structure Approach (Calhoun 2010)。節律結
構自身也是一個層級結構。它有兩個最基本的特性，一是偏向於右向分
支 (right branching bias)，一是節奏性 (rhythmicalty)。右向分支的結果是右
重，因此聽者可以預期到句尾位置為重，發音層面的絕對重音則不是必要
的。節奏性則主要體現為輕重的交替。這兩個基本特性就決定了最右邊一
組相對輕重中的「重」會被感知為核心重音。
這種觀點得到了聽感實驗結果的支持。聽者可以把核心重音前的一個

音高重音感知為語音上更為顯著，但同時又把核心重音感知為結構上最顯
著 (Hermes & Rump 1994; Ayers 1996; Terken & Hermes 2000)。即使最右邊的
重讀音節並沒有音高變化，聽者甚至還能「聽」出一個音高重音 (Hermes 
& Rump 1994)。這樣，核心重音其實就是一種結構重音 (structural stress)。
如果我們採用核心重音是結構重音的說法，資訊焦點–核心重音之間這

種基本的一致就仍然是有效的 (Calhoun 2010)。下面我們在這種理論框架
下進一步分析漢語「把」字句的形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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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漢語資訊焦點的實現手段

Calhoun (2010) 提出每一個句子都有自己的資訊結構。這句話可以理解
為，每一個句式的產生都有資訊結構的推動。關鍵在於如何表現這種資訊
結構。Büring (2010) 和 Zimmermann & Onea (2011) 通過跨語言的觀察，把
焦點實現的方式總結為三種，句法手段（例如詞序重組）、形態手段（例
如加焦點標記詞）和韻律手段（重音、停頓、韻律邊界重組等）。
在 Van Valin (1999) 根據語序與句法或資訊結構的對應關係對語言進行

的分類中，英語屬於嚴格句法，靈活焦點結構。就是說英語語序嚴格對應
於句法結構，但可以大量系統的使用重音來標記焦點。漢語的語序雖然看
起來比英語更自由，但必須遵守信息量從低到高的順序，信息量低的部分
必須放在前面，信息量高的部分必須放在句尾 (Xu 2004)。引一個大家熟知
的例子見 (11)。

	 (11)	 a.	 來了一個人。
		  b.	 人來了。
		  c.	 *	一個人來了。

(11a) 中「一個人」在句尾，是引入的新資訊，這樣的資訊結構合法，因此
可以說；(11b) 中的「人」在句首，只能解釋為說話人和聽話人都知道的舊
資訊，動詞「來了」提供新資訊，也是合法的。(11c) 中「一個人」是未知
的，信息量很高，不能放在句首，因此是不合法的。可見資訊結構對於漢
語的語序安排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漢語學界比較一致的認為句尾是漢語表現資訊焦點的位置 (LaPolla 

1995 ；張伯江 & 方梅 1996；Xu 2004；Li 2009等)，即漢語會最大限度的使
用句尾位置來標記資訊焦點。按照 Büring (2010) 和 Zimmermann & Onea 
(2011) 的分類，漢語充分使用了句法手段來實現焦點。問題是當資訊焦點
已經被放在句尾位置時，韻律手段是否還是必需的。

Xu (2004) 認為漢語句尾位置是資訊焦點的默認位置，因而重音是不必
要的。Li (2009) 進一步提出* final-stress 是漢語韻律結構的一個制約條件。
他們同時還認為* final-stress 只適用於漢語，而不適用於英語等其他印歐語
言。
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對於核心重音實現方式的認識是曲折發展

的。Xu (2004) 和 Li (2009) 對重音的認識其實是建立在早期 Pitch Accent 
Approach 的基礎上的，認為重音就是音高的變化。實際上句尾焦點的音
高變化，漢語和英語都是不必要的，聲學發現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但
如果採用 Metrical Structure Approach 的觀點，把核心重音定義為結構性重
音的話，句尾位置資訊焦點和重音之間的一致關係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
說，在句尾位置要實現為資訊焦點的成分，仍然需要獲得核心重音。這
種關聯也是符合漢語者的語感的。從 Chao (1968) 以來，就認為漢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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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最強」，是符合「尾重原則」的。這樣，以上分析可以總結為 
(12)。

	 (12)	 漢語資訊焦點的實現，需要句尾位置加核心重音。

林茂燦 (2012: 129) 的研究結果表明，漢語寬焦點和窄焦點分別有不同的聲
學表現和語音特徵。窄焦點主要表現為音高曲拱的最高點相對於其前後的
抬高（非上聲）或下壓（上聲）。而寬焦點（資訊焦點）主要表現為：後
面的韻律詞音高曲線的高點不會比前面的高，而低點逐漸下降，最後一個
或幾個音節音域往往較大，時長長，且最後一個或幾個音節，聽起來音高
清晰、明顯。這說明漢語的資訊焦點確實有重音實現。
資訊焦點需要一個核心重音，也可以通過與其他成分的資訊狀態 

(information status) 的比較中認識。我們可以借鑒 Selkirk (2007) 和 Genzel 
et al. (2015) 關於對比焦點 (contrast)、資訊焦點 (information focus) 和舊資
訊 (givenness) 的三分方法，來對相關資訊狀態做縱向的比較。具體的說，
就是觀察同一位置上句尾焦點與舊資訊的韻律要素的差異。Selkirk (2007) 
提出資訊地位在語音上可以三分，對比焦點是 accented，資訊焦點是 un-
marked，舊資訊是 de-accented。Genzel et al. (2015) 的聲學結果與這種分類
一致，資訊焦點相對於舊資訊有顯著的音高域的擴大，而舊資訊有顯著的
音高域的縮減。與舊資訊相比，資訊焦點的重音更強。漢語聲學方面的實
驗也提供了一致的證據。例如漢語中當焦點在句尾時，句尾部分的音高曲
線高於句尾是舊資訊時的音高曲線 (X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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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1 Focus 2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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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貓米 (HL) 摸 (H) 貓咪 (HH)」在回答不同問題時的基頻曲線 (Xu 1999)
Focus 1 曲線回答: 什麼摸貓咪？
Focus 2 曲線回答: 貓米對貓咪做了什麼？
Focus 3 曲線回答: 貓米摸什麼？
None 曲線回答: 貓米在做什麼？

圖 1 中四條曲線分別代表四種焦點結構。Focus 1、Focus 2 和 Focus 3 代表
窄焦點分別在句首、句中和句尾的情況，None 代表整個 VP 是焦點（也是
一種寬焦）的情況。我們這裡只關注句尾部分「貓咪」的資訊地位。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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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的實驗結果，漢語中句尾部分的資訊地位基本上也是三分的： Focus 1 
和 Focus 2 曲線中句尾「貓咪」是舊資訊，音高最低；Focus 3 曲線中「貓
咪」是窄焦點，音高最高；None 曲線中句尾「貓咪」相當於資訊焦點，
處於中間。結果與 Selkirk (2007) 和 Genzel et al. (2015) 的三分基本對應。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同類性質的「把」字句的實驗。為了更自然的效

果，我們設計了一個自然場景下一家人的情景對話，從而引出三個不同的
資訊狀態「喝光了」。情景對話見下，語圖見 圖 2。從圖 2 可見，句尾「
喝光了」作為對比焦點、資訊焦點和舊資訊時，音高曲線基本上也是三分
的。資訊焦點相對於舊資訊有顯著的音高顯著性。對比焦點和資訊焦點的
音高曲線在「光」上有交叉，是因為焦點重音通常落在一個詞／音節上：
在對比焦點中強調重音落在了「喝」上，焦點之後出現音高縮減；而在資
訊焦點中核心重音又落在「光」上。

一家人在餐廳吃飯。張三把湯喝光了。（「喝光了」是資訊焦點）

媽媽問：「張三把湯倒了嗎」。弟弟說：「不，張三把湯喝光了。」（「

喝光了」是對比焦點）

爸爸沒聽清，問：「張三把什麼喝光了。」弟弟說：「張三把湯喝光了。

」（「喝光了」是舊資訊）

200

170

140

110

80
了光喝湯張 三 把

f0
 (H

z)

資訊焦點
對比焦點
舊資訊

圖 2. 「喝光了」為不同資訊狀態的音高曲線

3.3	焦點驅動與「把」字句的形成

3.3.1	 SVO 結構
我們先看漢語的常規語序 SVO。這樣的語序傳達的資訊焦點就是 O，下
面我們分析一下 O 是否可以拿到核心重音以實現為資訊焦點。(13a) 中「
貓」是資訊焦點，(13b) 中「漢語」是資訊焦點。(14a) 中 A 層是資訊結
構， NP 是資訊焦點，B 層是重音格局。這是 Stress-XP 應用的結果，因為
只有一個 XP，這個 XP 就得到一個短語重音然後又加強為整個 VP 的核心
重音。這樣，「貓」作為潛在的資訊焦點也得到了核心重音，順利實現為
表層結構。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 (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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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	 老張喜歡貓。
		  b.	 老張教漢語。

	 (14)	 a.

	

B

A

[W]Stress-XP [S]Stress-XP

[NP]IF

VP

V

貓喜歡

		

b.

	

[W]Stress-XP [S]Stress-XP

[NP]IF

VP

V

漢語教

3.3.2	 「把」字句
再看「把」字句的語序結構。粗略的說，「把」字句的語序是「 S 把 OV 
」。這樣的語序傳達的資訊焦點是 V。漢語「把」字句中「把」後 NP 是
有定的舊資訊，謂語部分是要強調的語義重點，這一點前人早就觀察到
了。王力 (1955) 就指出「把」字句所介紹的乃是一種「做」的行為，是一
種「實施」。王力 (2004) 又說，「處置式……由於賓語的提前，顯示這是
一種處置，一種達到目的的行為」。崔希亮 (1995) 提出「把」字句結構
「 A 把 B-VP 」中，「把」的作用就是將 B 提到前邊作為話題，而把語義
焦點放在 VP 上。與此類似，劉丹青 (2000) 認為「把」字句的動因之一是
讓有定、已知的受事成分前置，讓句子的重要資訊特別是結果性成分佔據
句末的焦點位置。葉狂、潘海華 (2012) 採用跨語言的視角，認為「把」字
句是一個動詞去及物化的逆動態操作，「有時候為了突出動詞而專用」。
在表達與動作相關的資訊例如持續性和重複意義時，必須強制使用「把」
字句。在對主動句的動詞提問時，也必須用「把」字，否則無法提問。例
如：

	 (15)	 a.	 *	張三怎麼著了李四？
		  b.	 張三把李四怎麼著了？

以上分析都傳達了這樣的資訊：漢語「把」字句是為了使謂語動詞處於句
末位置成為資訊焦點。這樣的觀點表現了對漢語語序與資訊結構之間強勢
對應關係的認可，但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資訊焦點的實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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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上分析，一個成分放在句尾並不意味著它就能夠自動成為資訊焦
點，還要看它是否能夠獲得核心重音。
「把」字句的重要特徵是賓語前置，動詞在後。這就意味著「把」字

句本質上是一個動詞中心在尾的結構 (head-final structure)。前面的分析表
明，對於這樣的結構，經典的核心重音理論無法準確預測重音的位置，而
修正後的核心重音理論則有望準確預測。
首先我們要分析「把」後 NP 與句尾動詞的關係。儘管謂語動詞與前行

的 NP 之間的語義關係非常多樣，該 NP 都是謂語動詞的論元。如 (16) 所
示，(16a) NP 是動詞的受事賓語，(16b) 是動詞的雙賓中的一個，(16c) 和 
(16d) 是施事還是受事存在爭議。但無論施事還是受事，都是動詞的論元。

	 (16)	 a.	 把肉吃了。
		  b.	 把球送給了那個人。
		  c.	 把犯人跑了。
		  d.	 把腳走大了。

接下來我們分析謂語動詞是光杆動詞時重音分配的情況。如 (17) 所示，A
層是資訊結構，其中動詞「吃」是潛在的資訊焦點；B 層是重音模式。
動詞「吃」是中心，前面 NP 「肉」是它的論元。根據 Stress-XP ，這時
「吃」是一個光杆動詞，不能拿到短語重音。 NP 「肉」拿到一個短語重
音，然後強化為整個 VP 的核心重音。動詞「吃」作為資訊焦點不能拿到
短語重音。由於「把」字句是凸顯動詞部分，上述的重音實現卻與該句式
的基本功能不一致，因此這個結構不能在表層實現，相關的句子不合法。
再看謂語是 XP 的情況。如 (18) 所示，A 層是資訊結構，其中謂語部

分「吃完」是潛在的資訊焦點；B 層是重音模式。根據 Stress-XP ，整個大 
VP 包含兩個 XP，分別被分配兩個短語重音。然後最右邊的 XP 「吃完」
被強化為整個大 VP 的重音。 VP 「吃完」作為資訊焦點又拿到了核心重
音，因此結構可以在表層實現。

	 (17)

	

[S]Stress-XP [W]Stress-XP

[V]IF

*VP

BaPA

B

Ba NP

肉把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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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W]Stress-XP [S]Stress-XP

[VP]IF

VP

BaPA

B

Ba NP

肉把 吃 完

(17) 和 (18) 的對比表明，「把」字句的合法性關鍵在與謂語部分，即動詞
部分必須獲得核心重音。謂語動詞獲得核心重音，謂語動詞的資訊焦點地
位就能實現，就能在表層生成合法的句子；反之，就不能在表層生成合法
的句子。
只不過在日常口語中，句子受到 Stress-XP 的制約，不能隨意給任何成

分都賦予一個核心重音。句尾謂語只有是一個短語時才能成為句子的核心
重音。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把」的作用就是指明「把」後面的 NP 是
謂語動詞的論元，而非附加成分。這樣就為核心重音的分配提供了句法資
訊。
需要說明的是，說「把」字句謂語部分必須是一個 VP ，其實是

一個粗略的說法。準確的說法是謂語部分必須是一個 XP 。其中動詞
或者是中心成分 (head)，或者是補足語成分 (complement)。如果動詞
上增加時體成分或情態成分，動詞就是其補足語成分，獲得重音，
如 (19a) 到 (19c)。還有一種是動詞為中心，重音落在其他非中心成分
上。例如從 (19d) 到(19f)。(19g) 動詞重疊可以分析為前一個動詞為
非中心成分，後一個動詞為中心成分。兩種情況都保證謂語部分 XP 
獲得重音。而不是介詞賓語獲得重音。

	 (19)	 a.	 把飯吃了
		  b.	 把錢拿著
		  c.	 把眼一瞪
		  d.	 把戲看完
		  e.	 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
		  f.	 把土豆切絲
		  g.	 把書看看

現在分析雙音節光杆動詞也能進入「把」字句的情況。劉承峰 (2003) 統
計了《漢語動詞用法詞典》中的 1,223 個雙音節動詞，共有 45 個能進入「
把」字句。轉錄如下。

	 (20)	 「把」字句和「被」字句中都能出現的動詞 13 個：撤銷 顛覆 俘虜 逮
捕 開除 克服 扣留 扭轉 拋棄 切除 養活 抹煞 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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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能出現在「把」字句中的動詞 32 個：擺脫 暴露 包圍 充滿 剷除 出版 
打倒 打破 得到 斷絕 發表 放棄 放鬆 粉碎 加強 降低 誇大 浪費 沒收 排
除 縮小 淘汰 推翻 忘記 消滅 消弱 延長 引誘 展開 洩露 阻止

劉承峰 (2003) 最後總結說，這些動詞其實本質上是動詞短語，因而才可以
進入「把」字句。關於這 45 個詞，我們認為其實也是應該排出等級的。
「打倒、提高、推翻、展開、縮小」等這些動補式結構的雙音字組和「出
版、發表」等動賓式雙音字組用於「把」字句比較好。6「顛覆、俘虜、粉
碎、逮捕、阻止、浪費、得到、養活、鎮壓」等其他結構進入「把」字句
有些彆扭。
我們認為，動賓與動補式複合詞可以分析為 V+X （X 為賓語或補語）

，這樣的組合有一個 X 到 V 的併入 (incorporation)，表層詞彙化了，但底
層是一個 V+X 結構，仍然是一個 VP ，屬於句法分支。但是兩個動詞並列
形成的複合詞 V+V（不包括趨向動詞）是真正的光杆動詞，只有韻律分
支，沒有句法分支，例如「建造、種植、歸還」等。7 V+X 用於「把」字
句比較好，V+V 用於「把」字句不好，這說明「把」字句謂語部分僅僅有
韻律上的分支是不夠的，必須是句法上的分支。
而有些雙音字組看起來是 V+V，為什麼用於「把」字句也比較好呢？

例如 (2b) 中「改變」。是因為這些 V+V 的並列結構在使用中偏義化了，
後一個V轉化為前一個V的補語。我們很容易區分這兩種 V+V。動補化的
並列式可以擴展為「 V 使之 V 」，例如「改使之變」，但不能說「種使之
植」。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日常口語中「把」字句謂語部分複雜是焦點

驅動下重音實現的結果，是焦點–重音原則的表現。只不過這個重音是寬
焦域的核心重音，核心重音必須從句法結構中實現。能夠提供合適的核心
重音的句法結構可以在表層實現，不能提供合適的核心重音的句法結構不
可以在表層實現。這樣我們就有了下面的論斷：

	 (22)	 在資訊結構的驅動下，日常口語中「把」字句生成的必要條件是，謂
語部分必須為一個 XP，以獲得核心重音，實現為資訊焦點。

	 (23)	 a.	 如果「把」字句謂語部分拿不到核心重音，就不能生成合法的句子。
		  b.	 如果「把」字句謂語部分拿到核心重音，就可能生成合法的句子。

6. 「出版」可以說「出了第二版」。「發表」最初有「進上表章」的意思。《三國
志 吳志 華覈傳》：「蜀為魏所並，覈詣宮門發表曰：『閒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
艱險，謂當無虞。』」還有「發散表邪」的意思。《素問 六元正紀大論》：「表不遠
熱，攻裡不遠寒。」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嬰甯》：「醫師診視，投劑發表」。

7. 馮勝利 (2001b) 和莊會彬 (2015) 等提出漢語中「詞彙詞」、「句法詞」、「短語」
三分的觀點。「句法詞」是通過句法運作線上生成的，其結構具有可分析性，其意義
也具有可預測性，因此具有詞和短語的雙重特徵。V+V大致相當於詞彙詞，而 V+X大
致相當於句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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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23b) 表現了 (22) 對「把」字句生成的制約作用。例如 (24b) 是不合
法的，因為光杆動詞「打」拿不到核心重音；(24c) 合法，因為「打」後加
一個「了」，變成了一個 XP。但 (24c) 所對應的 SVO 句式是哪一個呢？

(22) 還有一個預測就是，假設一個光杆動詞 V 所在的 SVO 句子一定要
轉換為「把」字句，這個 V 放在句尾後必須添加一些其他成分以形成一個 
XP 。如果僅僅把 (24a) 調整語序為 (24b)，卻是不合法的，因為光杆動詞拿
不到核心重音。但如果在「打」後加一個「了」，句子就合法了，如 (24c)
。(24c) 又不能還原為 (24d)。要還原的話，(24c) 只能還原為 (24a)。(24c) 
中這個「了」似乎並不表示時體，極有可能是為了獲得核心重音而添加
的。(24e) 中「打」用大寫黑體表示用強調重音來表達資訊焦點，這也是不
合法的。我們會在 3.3.3 中進一步說明。

	 (24)	 a.	 你去打他。
		  b.	 *	你去把他打。
		  c.	 你去把他打了。
		  d.	 *	你去打了他。
		  e.	 你去把他打。

3.3.3	 資訊焦點 vs. 強調／對比焦點
Cinque (1993) 提出在資訊結構的研究中應該區分兩個層面，句子層面 
(sentence level) 和話語層面 (discourse level)。資訊焦點屬於句子層面，強
調／對比焦點屬於話語層面。在正常 SVO 句子中，往往是 O 獲得重音，
成為資訊焦點。如果 V 要成為焦點，可以放在話語層面處理為強調／對比
焦點，通過提高音高來實現，例如 (25b) 和 (26b)；也可以通過特殊句式處
理為資訊焦點，例如 (26c)。

	 (25)	 a.	 What did John do with Michael?
		  b.	 John HIT Michael.

	 (26)	 a.	 張三把李四怎麼著了？
		  b.	 張三打了李四。
		  c.	 張三把李四打了。

(25) 和 (26) 的比較表明，英語和漢語選擇了不同的手段來表達 V 焦點。
英語選擇在話語層面把 V 處理為強調／對比焦點。因為英語語序嚴格，
主謂語之間的一致關係約束了謂語動詞不能隨便移位；同時英語重音結
構比較靈活，可以把重音放在謂語動詞上。因此 (25b) 是對 (25a) 自然的
回答。漢語既可以在話語層面把 V 焦點處理為強調／對比焦點，通過絕
對音高的變化來實現，如 (26b)；也可以在句子層面把 V 焦點處理為資
訊焦點，通過核心重音來實現，如 (26c)。對於漢語母語者來講，(26c) 
比 (26b) 是更為自然的選擇。「把」字句應該是為了在句子層面把 V 
焦點處理為資訊焦點而產生的特殊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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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分兩種焦點的基礎上，我們再來區分兩種重音：核心重音與強調
重音。核心重音是句子層面句法結構控制下表達資訊焦點的結構重音，強
調重音是話語層面使用絕對音高或音長手段來表達強調焦點的絕對重音。
句子層面的資訊焦點要求與句子層面的核心重音匹配，而不可以與語用層
面的強調重音匹配。這樣，句子層面的「焦點-重音」原則就可以具體表達
為 (27)。8

	 (27)	 a.	 資訊焦點–核心重音
		  b.	 *	資訊焦點–強調重音

「把」字句中光杆動詞不合法主要是因為違反了 (27a)，而 (24e) 不合法主
要是因為違反了 (27b)。

4.	 其他動詞中心在尾結構

我們認為，「把」字句中「把」後 NP 與謂語動詞之間的論元關係決定了
光杆動詞即使在句末也不可以拿到短語重音，從而不能實現為資訊焦點，
而這與該句式的句法功能，即凸顯動詞部分，不一致，所以，相關的句子
不合法。如果這個論斷正確，應該也適用於別的結構。下面我們從這個假
設出發，來分析其他動詞在尾的有關結構。

4.1	被動句

我們先看被動句。和「把」字句一樣，被動句本質上也是謂語動詞置於句
尾，並成為資訊焦點的一種特殊句式。因此可以假設，如果謂語部分拿到
核心重音，句子就合法；如果謂語部分拿不到核心重音，句子就不合法。

	 (28)	 a.	 *	張三被李四騙。
		  b.	 *	窗戶被小華擦。
		  c.	 張三被李四騙了。
		  d.	 窗戶被小華擦得乾乾淨淨。
		  e.	 張三被騙。
		  f.	 寶玉被打。

「把」後 NP 是句尾謂語動詞的施事，這是學界的共識。這就說明「被」
後 NP 與謂語動詞之間也是論元關係。在 Stress-XP 制約下，光杆動詞即使
在句尾也拿不到重音。(28a) 和 (28b) 謂語部分是光杆動詞，拿不到核心重

8. 強調焦點如果在句尾，似乎也可以與核心重音匹配，例如「張三打了王五」，「
不，張三打了李四」中「李四」是強調焦點，但似乎拿到強調重音和核心重音句子都
可以成立。這個現象比較複雜，也頗有爭議，這裡暫不涉及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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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因此不能在表層實現。(28c) 和 (28d) 謂語部分是 XP，可以拿到短語重
音，因此可以順利在表層實現。

(28e) 和 (28f) 一般被稱為短式「被動句」，因為「被」後 NP 沒有出
現。這種情況下即使單音節光杆動詞也可以進入「被動句」。請注意這時
另外一個論元——受事主語——仍然存在，單音節光杆動詞如何可以拿到
重音呢？

	 (29)

	

[W]Stress-XP [S]Stress-XP

[XP]IF

VP

NPA

B

N

寶玉 被 打

我們的分析是，這時「被」與其後緊鄰的 V 實質上構成了一個 XP 。以 
(28f) 為例，樹狀圖見 (29)。A 層是資訊結構，其中「被打」是焦點；B 層
是重音模式。按照 Stress-XP ，句子共有兩個 XP，這兩個 XP 「寶玉」和
「被打」都各自得到一個短語重音。然後最右邊的一個短語「被打」被強
化為短語重音。潛在的資訊焦點拿到核心重音，就順利在表層實現。

4.2	「（連）…都」結構

「連…都」結構中「連」字可以省略，這不妨礙我們的分析。從 (30) 中
舉例可以觀察到，「連」後 NP 都是句尾謂語動詞的論元，為什麼單音節
光杆動詞可以合法呢？是因為「連…都」結構是一個特殊的結構，「連」
後 NP 雖然處於主語／話題的位置，實際上是被強調的部分，是全句的焦
點。9 句尾的動詞不是焦點所在，重音不是必然要求，因此光杆動詞和 XP 
都是合法的。10

	 (30)	 a.	 （連）小華都去。
		  b.	 （連）張三都打。
		  c.	 （連）湯都喝光。
		  d.	 （連）牆角都打掃了。

9. 關於「連」後 NP 的性質也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一般都承認它的焦點地位，是
重點要強調的部分。詳細分析可以參考劉丹青、徐烈炯 (1998)、袁毓林 (2006) 等。

10.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連」後的 NP 可以是單音節，但這並不與 Stress-XP 矛盾的。
第一， Stress-XP 只作用於寬焦域的資訊焦點，而「連」後的 NP 並非資訊焦點，是
一個強調性的窄焦點。第二，儘管相關 NP 是單音節的，但可以分析成一個短語，若 
Stress-XP 也作用於窄焦點，則該 NP 也可以得到一個短語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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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P V] 結構

按照 Stress-XP 的分析，當前面成分是附加結構時，句尾光杆動詞的句法
地位實際上是一個 VP ，因此可以拿到核心重音。例如在 (31a) 中，「怎麼
樣」是對謂語部分的提問；(31b) [PP V] 結構「一直在北京漂」是回答的焦
點，是一個寬焦。從資訊結構說，句尾動詞是信息量大的地方，要求有重
音匹配。從句法–語音層面說，因為前面副詞是附加成分，句尾光杆動詞
也可以拿到重音。焦點要求與核心重音匹配，結構就可以在表層生成。同
樣的分析也適用於 (31c) 與 (31d)。

	 (31)	 a.	 玲玲這幾年怎麼樣？
		  b.	 [一直在北京漂]F。

		  c.	 你看到了什麼？
		  d.	 [小鳥在空中飛]F。

4.4	小結

以上幾種動詞中心在尾結構的分析表明，焦點–重音匹配關係是否實現，或
者更具體的說，資訊焦點–核心重音匹配關係能否實現，是結構能否在表層
生成合法句子的制約條件。如果句尾動詞必須成為焦點，例如在「把」字
句、被動句中，就必須拿到核心重音。單音節光杆動詞，如果不能分析為
短語，就不能拿到核心重音，從而被排除在外。如果句尾動詞並非焦點所
在，例如「連…都」結構中，動詞不要求必須拿到核心重音，光杆動詞也
可以合法。在 [PP V] 結構中，單音節光杆動詞因其句法地位是一個 VP ，
可以拿到核心重音，並實現為資訊焦點，也是符合焦點–重音原則的。
「把」字句和被動句是經過移位生成的，移位的目的是把原來的賓語

前移去焦點化或話題化，謂語動詞放在句尾成為資訊焦點。但移位改變不
了論元結構關係，這種關係始終影響著重音的分配。謂語部分是 XP 才可
以拿到核心重音實現為焦點。謂語部分是光杆動詞就不能拿到核心重音，
不能實現為資訊焦點。

5.	 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把」字句是焦點結構驅動下的句法調整和韻
律調整行為。句法操作是賓語提前，謂語動詞位於句尾成為焦點；韻律操
作是謂語部分能夠拿到重音，不能拿到重音的結構就被排除。在日常口語
中資訊焦點要求通過句法結構提供的核心重音來實現。「把」字句中謂語
部分只有是一個 XP才可以拿到核心重音，從而生成合法的句子；光杆動
詞拿不到核心重音，因此不能生成合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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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字結構雖然形式上與一般 [PP V] 結構相似，但其實有著本質的
不同。一般 [PP V] 結構沒有經過結構上的變換，也沒有焦點必須在某個固
定位置實現的要求，其重音模式可以通過正常的競爭機制來實現。同時，
在一般 [PP V] 結構中，V 被重新分析為一個 VP ，可以得到核心重音，例
如「跟媽媽玩兒」；但如果強調介詞賓語，介詞賓語就可以得到強調重
音，例如「跟媽媽玩兒」。介詞賓語與V可以自由競爭重音，獲得重音的
成分就成為焦點。
「把」字結構則是經過結構變換產生的派生句式，結構變換使賓語前

置，目的是為了凸顯謂語動詞，使之成為焦點。這就意味著，「把」字句
中焦點位置固定在句尾謂語部分。焦點的實現需要重音的配合，如果得不
到重音，焦點–重音不一致，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在「把」字句中，
如果句尾謂語是一個光杆動詞，核心重音應該分配給「把」後 NP ，例如
「把張三打」，但這是不合法的，因為謂語動詞「打」作為焦點沒有獲得
核心重音。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給「打」一個強調重音使其實現為焦點
呢？例如「把張三打」，但這也是不合法的。因為「把」字句的本質是在
句子層面把謂語動詞處理為資訊焦點，因此必須遵循句子層面核心重音的
分配規則，不能使用語用層面的強調重音。因此謂語部分必須句法上分
支，是 XP 的才能在表層生成，僅有韻律分支沒有句法分支的光杆動詞則
被排除。11

以往學界多認為「把」字句是漢語特有的現象。通過以上分析，我們
認為，漢語「把」字句是通過派生句式來表達與基本句式不同的資訊結
構。如果從這一點來認識「把」字句的話，「把」字句其實並非漢語特有
的現象，因為可以假設，任何語言都有這方面的資訊表達的需要。葉狂、
潘海華 (2012) 也認為「把」字句並非漢語特有，而是平行於作格語言逆動
句 (antipassive) 的一種句式：對及物句底層賓語進行降級或隱現操作，動
詞失去直接賓語而被去及物化 (detransitivization)。而觸發這種句法操作的
語用因素之一就是資訊結構。
漢語「把」字句特別在於，漢語是通過語序調整，使謂語位於句尾部

分來表達與基本句式不同的資訊結構，且在日常口語中，謂語部分必須
得到句法結構制約下的核心重音才可以實現這個目的。漢語之所以有這個
表現，是因為漢語缺乏嚴格的格標記，且語序本身受到資訊結構的制約，
而缺少嚴格的語法制約 (Van Valin 1999)。有嚴格格標記的語言，例如愛斯
基摩語，可以通過格的變化把賓語降級，從而實現聚焦動詞，無需調整語

11. 根據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戲劇歌曲韻文中「把」字句的光杆動詞可能是通過其他手
段，例如絕對的音高提高或音長拉長，來實現重音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本文的分析
可以推廣到這些語體中：即這些語體中的「把」字句也是焦點結構驅動，要把謂語動
詞放在句尾成為焦點，焦點的實現需要重音，只不過這些語體跟口語不同，可以使用
語用層面的重音手段表達重音。馮勝利 (2010) 提出「語體不同則語法亦異」「把」字
句在不同語體有不同的語法要求可能也是類似表現。當然，相關現象比較複雜，更全
面的討論需要另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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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語序受到嚴格語法制約的語言，例如英語，謂語必須緊跟主語，因此
不能通過調整語序，而是選擇在語用層面通過強調重音來表達謂語動詞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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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Stress Principle and Ba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why a VP is required in a ba sentence in everyday speech based on the 
Focus-Stress Principle. It is argued that ba construction as one type of head-final structure is 
motivated to process predicate as informational focus at sentence level, which must be signaled 
in terms of the Nuclear Stress in everyday speech constrained by Stress-XP. A bare verb in a ba 
sentence cannot receive the Nuclear Stress and is thus ruled out. In contrast, a VP in a ba sen-
tence receives the Nuclear Stress and is allowed. This analysis holds for other head-final struc-
tures, such as bei construction and lian…dou construction, as well.

Keywords: Focus, Stress, Head-final structure, Ba construction, Nuclear Stress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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